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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登陆：
海口市民向乡下逃难

当时海南岛的政府、军队的军
政人员都是向海南岛腹地的山区撤
退，这一时期，各地的学校，主要是
中学，也随着政府撤退。但与政府
关联不大的社会人员，在日军登陆
之时，处境是很艰难的。其中一些
人，都参加过抗日的活动，他们为防
止日军的报复，选择逃亡，例如海南
书局经理的唐品三。此外，最感困
惑的是商业人士，也包括农业资本
家，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财产与企
业的安危。

日军登陆之初，就开始强行征
用了民间的设施，海口的五层楼、侨
安旅店、大同旅社，海口博爱路的海
南书局旧有的房屋及设备等都被日

军强征为军事机构；日军进入海
口，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市民们最
初的反应是无所适从，因担心日军
的轰炸以及入城后的劫掠，最初的
选择是外出避难，先到附近的乡村
逃难。

《海南岛记》中说：日军进城时，
“虽然还有零零星星的一些小店铺
在营业，但大街上的大部分商店都
已经关了门，并放下了铁闸门，门上
都挂着巨大的锁头。”“市内的商人
听说日本军队要来，从昨天凌晨五
点就开始逃难了，中国军队从八点
开始撤退”。

在海南书局，随日军入城的记
者火野苇平询问了店员，店员说：

“昨天七、八点左右，听说海口湾来
了日本军舰，于是街道上的店铺都
关了门，大家开始向乡下逃难。不
过，后来又听说日本军队虽然进入

了海口，但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害，飞
机也没有丢炸弹，于是大家又开始
返回。我们也一度逃出去了，之后
又回来躲在家里。当听到外面有人
要打开锁头，门板也要被打坏的时
候，惊慌地从后门逃走了。主人因
病卧床，比我们逃得早，也不知道他
现在哪里。”

日军进驻：
强占企业商人纷纷外逃

如果说日军进城，使海口市民
有所恐慌，这种恐惧还只是暂时的，
而令当时的海口商家、市民恐惧的
是，他们的生活一下子改变了。

日本人海南岛“开发”计划的实
施中，对海南更多的企业构成了威
胁，首先是海南岛的对外贸易，在最
初阶段虽然还没有被管制，但是进

出口的口岸以及海关是日本人控制
的，就现实说，海南岛的贸易也是
在管制下的，有资料记载：海口的
物资只能从日本企业购入，再进行
销售，因而海口等城市的商业，迅速
凋敝也就是必然的了。所以，在此
后，海南向岛外的逃难人数开始逐
渐增加。

其次，日本商业企业随日军的
进驻海南，并借助军方的力量开始
吞并海南的企业。上面说过，海口
知名的建筑物（商铺）为日军强占，
作为军事机构，如大亚酒店，被日军
征用，改名为海南岛酒店，作为日本
官方的接待酒店。也有日本企业强
迫转让原有的建筑。

再次，农业企业方面，日本的开
发企业与日本军方联合，占有海南
的农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日军
侵入海南岛后不久，海南的商人开

始了逃亡的过程。
随侵琼日军一起来到海南的日

本农业会社，急于获得土地，在这个
过程中，日本农业会社在各地农场
的土地很多是暴力手段获得。如在
海口的台湾拓殖第一苗圃，它坐落
在海口港栈桥的近处，作为台湾拓
殖株式会社海南岛开发试验场之
一，在日军侵入海南岛不久，即
1939年4月29日正式设立。该苗
圃原属一南洋华侨所有，有5町步
（约合75亩），日文资料称：“转让给”
台湾拓殖，台湾拓殖又将之扩大到
15町步（约合225亩）。又如大日本
制糖在那大的橡胶园，原来的主人
是当地的天任公司，日军侵占海南
岛后，这个橡胶园即为大日本制糖
进行“管理”。实际上，这些农场的
所有者，在日军到来前，都已经逃难
了，日军与日本公司，则趁机抢占。
其实，即使这些所有者不离开农场，
日本人也会使用同样的手段抢占。

流亡去向：
上海租界、香港、
南洋、广州湾

在岛外逃亡的目的地上，大致
有四个去向，第一是上海的租界；
第二是香港；第三是南洋；第四是
广州湾（今天的湛江）。其人数也是
按上述的顺序。前往上海租界的人
最少，因其路程遥远，生活成本过
高，来此避难的，主要是原来就在上
海有商业活动的人物，例如经营米
谷的永生号老板陈礼运；其次是香
港，因与海南相近，前往避难者较
多；南洋是海南华侨的聚居地之一，
但是日军控制了海南岛沿海后，前
往南洋更加困难；避难者最多的是
广州湾。

在日军侵占广州后，因广州湾
当时是法国人的租借地，暂时不受
日本人的侵扰，所以这里一时间聚
集了来自于日军侵占地区的逃亡
者，不仅是广东内部，还有来自于上
海、浙江等地的商人。1939年后，
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海南难民，当时
总部在香港的琼崖华侨总会还派专
门人员前往慰问，在那里设立了三
个难民区，专门安置海南的难民。

流亡的人们中，有不少是抗战
爆发之初在海南抗日活动中比较活
跃的人物。

如海南书局经理唐品三。唐品
三在1930年是海口市商会常务委
员、1937年担任商会主席。据其子
唐南椿先生回忆，唐品三是1939年
2月10日当天早晨通过电话得知
日军已经登陆海南岛的确切消息
后，开始逃亡，先到下洋村的一座寺
庙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天没亮便赶
到海口东边的东营港，找朋友雇了
小帆船逃往了广州湾。2月10日
当天，唐品三的妻子带着几个孩子
躲进了海口的法国教堂（大同路上，
当时叫黑袍教路，今天的泰龙城是
其旧址）。几天后的17日，唐品三
的妻子和妻弟两个人来到书局，对
已经强占海南书局（日军作为《海南

迅报》的编辑部）的占领军提出带
走一些家里的生活用品的要求。
当时日本人很想通过他们找到唐
品三。日军军官久门少佐和才田
大尉通过胜间田义久（胜间田善作
之子）久居海口的日本商人翻译，与
他们进行了交谈，对他们说：“海南
书局的财产本可以作为敌产没收
的，但是如果态度有所转变，书局也
可以归还给你们，而且你们还可以
成为已经发行的《海南迅报》的经营
者，当老板”。力图引诱唐品三的家
人说出唐品三的下落，并逼迫唐品
三与日本人合作。殊不知，此时的
唐品三，已经远在海北的广州湾。

不堪受奴役的人们中，还有一
些文化人和教育家。

陈铭章，1901年生，笔名天尔、
白苗（解放后用），日军侵入海南前，
任《国光日报》编辑，日军侵入海口
十余日后，逃到广州湾，又转赴香
港，抗战胜利后回海口，在《世纪晚
报》任知识副刊主编。解放后在《海
南日报》工作。

陈铭章在香港谋生，不忘沦陷
的故乡，他自费出版了《琼崖散忆》、
《琼崖歌谣》。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
情。《琼崖散忆》收录作者写于香港
的十四篇文章，都是作者的忧思之
作。其中有“故乡之恋”、“海口—我
的家乡”、“我的藏书”、“海口古迹”、

“一个成仁的友人”、“关于五指山的
诗”、“漫话文昌”、“琼崖黎人的婚
俗”、“苏东坡在儋耳”、“我与海国
社”、“采歌回忆”、“琼崖的儿歌”、

“三年了”等文章。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海

南形势日益危急，琼海中学校长钟衍
林赴港，将学校的重要图书、仪器迁
到香港，创办琼海中学香港分校，附
设小学，继续推行战时教育，灌输抗
日的爱国思想。琼海中学香港分校
最初在青山租借房屋授课，此后又
迁到九龙新界元朗，后再迁到跑马
地。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即将爆
发，香港形势危急，港校收容海南籍
流落香港的同乡，合计原有师生百
余人。香港沦陷，分校停办，师生再
次冒险回到内地，在韶关等处继续
授课，此后，因形势恶劣，最后解体。

海南最早的学校——琼崖师范
学校（琼台书院）为躲战乱，在日军
侵入海口、府城后，迁往琼山东山镇
苍苑村等地办学，此后师生分头逃
难，乘坐帆船、渔船前往广州湾。到
达广州湾的海南教育界人士集会相
议，以琼崖师范为主要力量，联合海
南其他学校重组一所中学，称为“琼
崖联合中学”。借用庙宇祠堂充当
教室宿舍，因陋就简挂牌开学。聘
请琼籍教师任教，招收海南籍子女
就读。不久，还在当时广东省的临
时省会——韶关设立粤北分校。
韶关的环境条件，同样困难重重。
1943年 2月广州湾也被日本人占
领，学校又迁到化县宝岢，此后韶
关形势紧张，要紧急疏散，粤北分
校也急忙迁往广东的信宜县城，一

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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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日军侵入海南，并逐渐地占据了海南岛沿海的地区，这些地区就是抗战中所说的沦陷地区。在这
些地区，日军在政治上采取的是高压政策，在经济上是垄断的掠夺政策，在文化上是殖民下的奴化教育。因此不堪
奴役的人们，被迫开始流亡的生涯。

在当时，逃离沦陷区的逃亡去向，有两个选择，其一是向海南岛内的山区逃亡，也是当时抗日军民的撤退方向；
其二是流亡到岛外，是为了有可能维系原有的生活。我们主要谈岛外的避难或逃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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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南岛一水之隔的广州湾（今湛江）曾经是法国的租界地，在抗日战争时期
一度是海南人的避风港。


